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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示意：电击酷刑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突破网络封锁，


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尊敬的父老乡亲，您的每一句真话，每一桩善行，每一个义举，都在捍卫着人类的尊严、道义和共同价值！








退党团队方法(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702-248-0599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























酷刑演示：


上大挂





酷刑演示：


死人床








张林文在黑龙江女子戒毒劳教所遭严重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一日】黑龙江省伊春市法轮功学员张林文于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在家被当地公安绑架、非法劳教，目前在黑龙江省女子戒毒劳教所遭受严重迫害， 二零一一年五月份她的左侧脸部肿得非常严重。


二零一零年五月五日至九月十七日，黑龙江省女子戒毒所为了达到逼迫张林文放弃修炼法轮功的目的，利用多种形式强行转化。


每天，管教九点上班时就把她带到三楼的由队长、管教、若干犹大组成的转化组，强制她看某宗教的光碟或诬蔑大法的影像等，犹大为虎作伥，一起强制对张林文洗脑；下午四点管教下班后，张林文被转移到库房隔离，由包夹监管和继续转化到晚上十点以及次日的早五点到九点。 


四个半月期间，从早五点至晚十点，张林文一直被逼坐带棱的小板凳，遭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迫害。


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七日至十二月二十九日，张林文被关在大家称作电脑室的小房间里，这个“电脑室”一直被用来隔离关押、转化不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在包夹监管下，张林文被戒毒所强迫进行奴工劳动。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一年三月十日，结束隔离后，张林文被强迫在车间继续装牙签做着有定额的奴工。


由于不放弃修炼、不配合该戒毒所迫害人权的邪恶安排，张林文等五名法轮功学员被强行加期一个月。张林文等人多次找大队长刘魏及管教等人抵制加期，自知理亏的戒毒所给张林文减少了十天，刘魏曾说：不要理她们，再找就收拾她们。为了抵制肆意加期，张林文绝食反迫害，身体非常虚弱，该戒毒所指使狱医给她点滴不明药物。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九日，张林文左侧脸部肿的像馒头，戒毒所怕担责任，急送哈二院检查，确诊为甲状腺结节，医生建议立即手术治疗，可是该戒毒所既不通知家属，也不放人。


善良的人们，请伸出您的援助之手，用我们正义的呼声一起营救出正在遭受迫害的大法弟子张林文。


























尊敬的父老乡亲，您的每一句真话，每一桩善行，每一个义举，都在捍卫着人类的尊严、道义和共同价值！














文／黑龙江法轮功学员马淑芬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日】黑龙江牡丹江法轮功学员马淑芬二零零九年被绑架到哈尔滨戒毒劳教所，遭受酷刑迫害；她目睹和见证了戒毒所对法轮功学员下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七台河法轮功学员刘术玲（刘淑玲）被迫害致死的过程。以下是马淑芬自述遭迫害经历。 


我于二零零九年二月二日被牡丹江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恶警彭福明、杨丹蓓、马群、彭亮等多次用各种酷刑毒打折磨，又被其绑架到哈尔滨戒毒劳教所。 


所谓“转化”的真相 


戒毒所第四大队队长牛小云、梁雪梅为了“转化”我（即强迫我放弃信仰），把我关在所谓的高间，由饶河邪悟者关凤芝和绥化邪悟者张淑清“包夹”我，进行所谓的“转化”。开始时他们软硬兼施，牛小云当面对我说些关心话、做些关心我的事，但背后指使关凤芝、张淑清严管迫害我。关凤芝早晨四点多钟就把我叫起来，晚上十多点、有时十二点才让我睡觉。白天不让我坐床，由于我被牡丹江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恶警彭福明等人打的身体严重损伤，四肢无力，直不起腰，内脏严重损伤，喘气困难，右胳膊抬不起来，白天坐小板凳对我来说非常痛苦。 


后来关凤芝和张淑清看我不“转化”就开始吓唬我，说戒毒所快要黄了，这些人就得送到监狱去，你要写了“转化”书就不送你去了，“转化”的都回家。张淑清为了讨好牛小云，经常用诬蔑大法之词刺激我，有时穷凶极恶。后来牛小云一看张淑清不行，又叫来鸡西的张翠清。后来她们看无法“转化”我就放弃了。在这期间我看到她们把其他法轮功学员关在办公室严管，不让她们见人，早上三、四点钟起，晚上十二点后睡，白天罚站，法轮功学员王凤霞因罚站造成静脉曲张，腿溃烂；任玉敏一连七、八天一点儿觉也不让睡，牛小云还下令“包夹”看见她闭眼睛就往她身上浇凉水，当时的天气还很冷，直到最后把她强行“转化”了才让她睡觉。我还听说有个叫韩玉华的法轮功学员，恶徒为了“转化”她，把她关到楼下用手铐铐在暖气管子上蹲着，屁股下面还放个水盆。 


二零一零年三月份，第四队和第三队合并，队长刘巍指使恶警用坐铁椅子迫害坚定的法轮功学员。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刘巍开始实施大迫害，还声称这是戒毒所的第二次对法轮功进行攻坚战。当时有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上大挂、坐铁椅子、严管，我就是其中之一。 


七月一日当天，所长赵某某带领二十多个男恶警对我们行恶。其中有二个男恶警把我的嘴用绳勒上，再用胶带粘上后绕脖子缠好几圈，胳膊拧到背后，把我绑架到九层楼上，挂铐在二层床架子上。 


法轮功学员刘术玲被迫害致死 


当时我右边的房间关是法轮功学员刘艳华，和我一样被吊铐着。后边那个房间关的是法轮功学员刘术玲，刘术玲被绑在铁椅子上。 （转下页）


（接上页）第二天早上大约七点左右，我听到刘术玲的房间传出啪啪啪的声音，像是打嘴巴子或是电棍电的声音，刘术玲发出一声很惨的叫声，声音还没喊完就被掐回去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听到刘术玲的声音了。 


到了下午，专门“包夹”刘术玲的刑事犯吴清玲、丁小翠多次到我房间来洗手（因别的房间都没有上下水），她俩的表情非常恐惧、扭曲。我问她们怎么了，她们不让我问。 


等到第三天下午，我听到门口有个大夫说“把她弄到楼下去”。 


第四天下午，刘巍来找我谈话，并让我下五楼去，这时我看到关押刘术玲的房间已经没有人了。 


从戒毒所出来后，我才知道刘术玲被迫害死了。（注：五十五岁的刘术玲，家住七台河市宏伟镇五七乡，是一名按照“真善忍”原则修炼的法轮功学员。二零零八年，她无故被非法劳教，关押在哈尔滨市戒毒所，二零一零年七月三日被折磨致死，左耳后侧和颈下部有一圈被电棍电的黑色瘀斑。） 


戒毒所对法轮功学员下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 


我被关到五楼少年犯的所谓教室里，由“包夹”看着，她们把我反铐在床架上，我只能两手背着坐在床板上。第五天，我被迫抄写监规后，让我回到四楼牢房。 


七天后，我看到同修刘慧，我问她身体怎么样，她说她被迫害时恶徒们逼她喝了一碗很咸的水，不知里面放了什么，喝完后她的大脑突然不好使了，谁都不认识了，连她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她害怕极了，极力的控制自己的思维，最后终于想起了李洪志师父，她不断地呼唤师父的名字，才渐渐的清醒过来。 


刘慧问我是不是这样。我说我没有喝那个咸水。我们被上大挂迫害时，恶警不给我们吃饱饭，只给一个小馒头，一碗咸水。我知道那个咸水是破坏中枢神经的药，以前戒毒所迫害法轮功学员时就用过。 


后来我发现同修于小华的表情有些呆滞，行动有些迟缓。我想可能跟喝了那碗咸水有关。 


从七月份之后，戒毒所对所有法轮功学员进行严管、加期、扣分、坐铁椅子迫害，象疯了一样。后来听说有人告他们，刘巍还找了假证人做了假口供，说他们迫害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是例行安检，并没有用刑。 


以上是我在戒毒所期间从二零零九年二月份到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份所经历的迫害经历及能看到的其他法轮功学员被迫害事实。





黑龙江省戒毒劳教所是中共在黑龙江省“转化”法轮功学员（即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的基地，更是中共在黑龙江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 


同其它劳教所、监狱、看守所相比，黑龙江省戒毒劳教所对外封锁消息更严密，强化洗脑的手段更残忍、却鲜为人知，完全凌驾于公检法之上，是由黑龙江省“六一零”（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直接操纵、由省财政厅直接拨款的靠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而生存的省直属劳教所。


近十年来，黑龙江省上千名法轮功女学员先后被绑架到此黑窝，遭受残酷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该劳教所给这些法轮功学员和她们的家庭带来了莫大的痛苦，劳教所人员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已经构成了严重犯罪。








哈尔滨戒毒劳教所的酷刑、下药、虐杀





























